
绝艺千春

——“盖派”四代的传承佳话

宫逸轩

盖oq大国像

从第一代创始人盖叫天，到以张二鹏为代表的第二代传人，

到以张善麟、陈幼亭为代表的第三代传人，再到以翁国生为代表

的第四代传人，浙江京剧形成了“盖派”艺术薪火相传的完美链

条。他们中的每一位都自觉以传承“盖派”艺术为己任，勤学苦

练，磨砺技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为让“盖派”艺术始终

“活”在舞台上而奋斗不止。他们用他们各具风姿、流光溢彩的

艺术实践丰富了“盖派”，发展了“盖派”，也书写了一段中国

戏曲史上的流派传承佳话。

第一代：独树一帜，南派武生的典范

盖叫天，原名张英杰，号燕南，河北高阳人，艺宗南派武生

创始人李春来，代表剧目有：全部《武松》、《三岔口》、《一

箭仇》、《恶虎村》、《劈山救母》等，成功地塑造了武松、任

棠惠、史文恭、黄天霸、沉香等光彩夺目的舞台形象。盖叫天师

古而不泥古，他在继承李春来艺术风格的同时，还积极借鉴武术

技法，从飞禽走兽的物象之中提取身段姿态，经过数十年艺术实

践中的不懈探索，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表演体系，世称“盖派”。

如果说北派京剧的重点在听觉艺术上，那么南派京剧的重

点则在视觉艺术上，作为南派京剧重要代表的“盖派”更是如

此。盖叫天常说： “是不是好角，只要看他在台上站一站就知道

了。”出于这样一种艺术理念，盖叫天格外注重对舞台造型美的

追求： “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动如风”，一举一动皆是优

美的画面。张善元曾经这样形容舞台上的盖叫天： “他的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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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叫天 张二鹏 5长吾麟 陈幼亭 翁国生

他的腿脚，他的眼睛，他全身的骨架，尤其是他的神采，随着剧情的发展，每变化一下就是一尊精美的雕

像，无时无刻不给人以艺术的享受。”在对身段表演精益求美的同时，盖叫天还致力于对表演特技的探求。

他首创了舞三节棍、七节鞭、二头刀，将李春来的打镖特技由只打一镖发展为连打三镖，能以“虎跳蛮子”

轻盈翻越两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还能手弹琵琶脚舞圈，既从容合着锣鼓、板眼，还巧舞出各种花样⋯⋯有人

赞扬盖叫天破天荒的绝技，声言别人休想学得会。

不过，盖叫天并非一位单纯的形式主义者，他从不为美而美，从不为特技而特技，他所有的表演最终都

是为塑造人物而服务的，他时刻注意对人物的思想、性格、心境的舞台呈现，并开创了“武戏文唱”的独特

风格。盖叫天在表演《一箭仇》中的史文恭时，根据史文恭与卢俊义、林冲、燕青三人的不同关系分别设计

了相应的举止、姿态、表情与眼神：他表面礼貌，内心矜持，对卢俊义、林冲因是师兄弟较为尊敬，对燕青

则是略有藐视。盖叫天将过去学老生的基础都运用到了此处，生动地表演出了史文恭复杂的内心活动。值得

注意的是，盖叫天在该戏中的武打表现并不因为其工于细腻的文唱而失色，史文恭先后力战四将，与卢俊义

打“对枪”，与林冲打“剑枪”，与燕青打“棍棒枪”，与武松打“劈杆子”，各有各的打法，各有各的精

彩。众所周知，武戏太文就“瘟”，不文就“火”，“盖派”的“武戏文唱”恰恰找到了两者之间的平衡

点。’

在寄庐大厅的供桌上方悬挂着由书法家黄宾虹所写的横幅——“学到老”，这是盖叫天用来鞭策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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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右铭，也是他用一生的艺术实践为后人书写的真实典范。盖叫天的“学到老”，不

仅在时间的长度上有保证，而且在时间的精度上也有保证，他的学习是随时随地的：

在西湖边看到风吹荷叶，荷杆倾过去又弹回来，便体会出身段的刚柔相济，并运用在

醉打蒋忠的步伐变化上；在上海的山东会馆看到胡须上翘、神威毕露的门神，便以此

为模式画出了《垓下之战》中的霸王扮相；在马路上看到小孩跳绳，便考虑将其挪用

至《闹天宫》中孙悟空与四大天神相斗时的身段表演⋯⋯正是这样一种“学到老”的

艺术创新精神，让盖叫天能够广泛吸取艺术的养料，开创自己专属的“盖派”，并使

之不断地成熟与发展。

固然精美的舞台造型艺术和深邃的人物性格的内涵美是“盖派”艺术的主要内

容，但“学到老”的艺术创新精神才是“盖派”艺术的精魂所在。因此，仅仅掌握前

者，只能勉强算得一个及格的“盖派“传人；而能在领会后者的基础上对前者予以新

的拓展，才是真正优秀的“盖派”传人。所幸的是，浙江京剧团第二、三、四代的

“盖派”传人都不只继承了创始人盖叫天的舞台表演风格，更继承了盖叫天“学到

老”的艺术创新精神，他们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拓展与丰富“盖派”艺术，使得“盖

派”艺术成为真正的有源活水，历经岁月变换仍始终在舞台上保持着勃勃生机。

第二代：不拘一格， “盖派”艺术新拓展

浙江京剧团第二代“盖派”传人张二鹏是盖叫天的嫡亲传人，8岁起即跟随父亲

盖叫天学艺，10岁登台演《三娘教子》中的娃娃生，16岁时与大哥张翼鹏同台演戏，

20岁时已能独挑大梁，以演出《恶虎村》、《西游记》驰名上海，新中国成立后加入

杭州市京剧团(后并为浙江省京剧团)任挑梁主演，工短打戏、猴戏，代表剧目有：

《武松》、《闹天宫》、《金刀阵》、《八仙斗白猿》、《锤震金蝉子》、《智取北

湖州》、《洗浮山》等。1953年，参加华东戏曲会演，以《武松打店》剧目获得一等

奖。

自幼秉承家学的张二鹏受到了父亲盖叫天非常严格的教导，他从8岁起学习乾坤

圈，边练边改，细抠每招每式，一直到16岁时才获得认可。如此这般精细的开蒙教

育，为张二鹏打下了相当坚实的表演基础，以至于他能够毫不走样地演出盖叫天的代

表剧目。不过，盖叫天并不赞同完全模仿他本人的刻板死学，他叮嘱张二鹏要善于思

考、领会精神，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大树底下只能长出

小草，长不出高大树木。唯有远离大树，才能成材。”他还告诫儿子： “我教你们这

些不是什么派，而是‘老派’。也就是为你们打好基础，地基打得瓷实，上面造什么

房子都由你们，我造了我的房子，你们各人都要造不同的房子。”父亲的谆谆教诲使

张二鹏懂得了既要继承又要创造，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表演风格。

盖叫天还常常教育张二鹏： “要做生活的有心人，生活里面有学问，生活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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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盖叫天和张善膊同台

演出“一箭仇”，张善麟(右)

扮演武松。

功学戏，十岁登台演出，14岁正式成为当家武生。1955年加入杭州京剧团(后并为浙江省京剧团)为领衔主

演，曾演过《挑滑车》、《长板坡》、《铁笼山》、《八大锤》、《杀四门》、《四杰村》、《加兴府》、．

《一箭仇》等武生戏。他于1962年2fl拜盖叫天为师，随盖老去上海参加艺术片《武松》的拍摄工作，也是

非常出色的“盖派”第三代传人。

虽是第三代传人，但张善麟与陈幼亭都幸运地得到了盖叫天的亲自指导。

张善麟在跟随祖父学艺时，总是每天早上六点钟便被叫醒，到“百忍堂”上早功，练到九点钟吃早餐，

休息一会后接着“上午功”，练到下午三点才能吃饭，午睡一小时后起来再“上晚功”，常常练到半夜。每

次练功时，盖叫天手里总拿着一根小木棍，见张善麟的手稍不伸直便打手，见他腿跑慢了就打腿。盖叫天还

常把“百忍堂”的花瓶、香炉等陈设打乱，让孙子在短时间内恢复原样，以增强其记忆力。此外，他还要求

孙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扫地、浇花、提水、喝茶等都要保持在舞台上表演的姿势，比如扫地要与舞台上“前

弓后箭”的弓箭步结合起来，扫在桌子底下时还要用“燕子抄水”的姿势去扫。张菩麟在回忆往事时曾笑

言，这种练功绝对不会比马家军差多少，但他扎实的底功亦是由此而来。

陈幼亭在入门时已是杭州京剧团的著名青年演员，拥有良好的艺术基础。在他和浙江省艺校两位学员的

拜师会上，师傅盖叫天便颇有深意地送了他们一根马鞭做礼物，表示希望徒弟们“不要满足于已有的基础，

而是把学艺当作骑烈马一样，百折不挠，勤学苦练，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陈幼亭以善演《挑滑车》闻名，

观众们都盛赞他为“一条腿”，盖叫天以大师的锐利眼光看出了徒弟的拿手戏的诸多不足之处，并对他进行

了逐一指正：比如陈幼亭“走边观战”的动作欠缺舞蹈美，应留意双腿的起落相错，再将手上的枪配合上

去，通过手舞足蹈将高宠的性、感情和品性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又比如陈幼亭的“挑车”一味讲究挑得

帅、挑得有力气，却失之单调、呆板，应注意此间的感情变化和力度变化⋯⋯来自师傅的精中求精的细腻指

导，让陈幼亭的表演艺术实现了从注重“打外”到注重“打内”的境界提升。

同第二代传人张二鹏一样，第三代传人张善麟与陈幼亭也都消化并继承了盖派艺术，他们的表演集精美

的造型艺术、纯熟的武打技巧和人物性格的深刻内涵为一体，寓文于武，寓静于动，静中有动，动极而静，

调控节奏的功力十分深厚。尤其是张善麟，他的表演时的“精、气、神”，举手投足，招式功架，均酷似

创始人盖叫天，堪称“四面生风、八方闪光”。可惜时运不佳，正当第三代传人处于探寻“盖派”艺术真

万方数据



万方数据



哪吒在陈塘关郊外游玩 哪吒手持乾坤圈怒砸龙太子

第四代：剧目创新，沟通时尚与经典

浙江京剧团第四代“盖派”传人的代表人物是现任团长、浙江盖叫天艺术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翁国生。他自幼追随盖叫天的弟子周荣芝和嫡孙张善麟学

艺，并曾经得到张二鹏和著名“盖派”武生鲍毓春的热心指点。从艺以来，在京昆舞

台上主演了《蜈蚣岭》《武松打虎》《乾元山》《三岔口》《问探》《夜巡》《飞虎

峪》《雅观楼》《金刀阵》《智激美猴王》《禅悟》《劈山救母》等众多京昆传统剧

目，并领衔主演了《寻太阳》《寒号鸟》《孔雀翎》《宝莲灯》《金色的凤凰》《王

者俄狄》《孙悟空大破玄虚洞》《哪吒》等大型的创新剧目，深受海内外戏剧专家、

观众的好评与喜爱。曾荣获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国家文化部“文华表演

奖”、上海“白玉兰戏剧奖·主角奖”，并7次荣获全国戏剧汇演“导演一等奖”。

在娱乐日益多元化的当下社会，仅靠传承旧的经典剧目显然难以让“盖派”艺术

长期保持对观众的吸引力，要想维护“盖派”艺术的光芒永不黯淡，势必要推陈出

新，不断编排能迎合现代观众欣赏美学的新剧目，将“盖派”的精华元素进行“时

尚”包装。作为“盖派”的第四代传人，翁国生为传承“盖派”艺术所作的最重要的

贡献便是领导了《宝莲灯》、《哪吒》等“盖派”新剧目的策划编排，创作编导了纪

念盖叫天120周年大型主题晚会《盖韵流长》的隆重上演。

虽有传统“盖派”名剧《劈山救母》珠玉在前，但浙江京剧团的新剧《宝莲灯》

并未沿袭旧制，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著名京剧导演高牧坤先生去掉了原剧中略显拖沓的

程式化情节，重新设计了人物和戏剧情节，着重突出了人物情感在全剧中的地位，大

胆采用了现代化的舞美视听设计，并且将武术、杂技、体操融于京剧的武打之中，以

“情、景、技”的交相辉映满足了当下观众倾向于全方位享受的审美需求。此剧在第

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汇演中艺惊四方，荣获了汇演最高奖——“剧目金奖”，并入选

国家舞台精品工程30台优秀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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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观看t哪吒)后上台和翁国生团长亲切握手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盖叫天曾在京剧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盖派”哪吒的独特艺术形

象，他巧舞乾坤圈的《乾元山》也成为“盖派”的经典剧目，浙江京剧团新近创排、高牧坤编

导的神话京剧《哪吒》则从新的人文高度重新诠释了“盖派”哪吒。《乾元山》中的哪吒只是

一个生性好动、活泼天真的孩童形象，《哪吒》中的哪吒则不尽然，他还是为陈塘百姓舍生取

义的英雄，内心充满了对真善美的追求。两相比较，新哪吒的艺术形象显然更加厚重、饱满，

承载了更为丰富的思想意蕴，而他也更加符合现代观众对于“立体人物”的审美期待。除却思

想境界的提升之外，《哪吒》一剧还努力开辟新颖的舞台表现形式，比如巧妙地运用近两米长

的京剧水袖来营造波涛起伏的“海洋”，别出心裁地将四个不同的空间同时呈现在舞台上⋯⋯

这些匠心独运的时尚设计让新剧《哪吒》更加具有视觉冲击力，并带给观众更多美的享受。

《宝莲灯》、《哪吒》等浙京新剧目在与时尚进行多重向度对接的同时，并没有抛却“盖

派”艺术的经典元素，也正因如此，它们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盖派”新剧目。在《宝莲灯》

中，沉香深夜盗灯时的“走边”、劈山救母时的“耍斧”，都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盖派”艺术

的绝技；沉香与孙悟空的师徒情感戏，则是典型的“武戏文唱”，同样是对“盖派”精髓的继

承。沉香的饰演者翁国生更以其有章有法、载歌载舞的“盖派”身段表演让许多老观众重温了

“盖派”武戏的美妙，并让许多年轻观众开始结缘、喜爱“盖派”艺术。在《哪吒》中，由翁

国生主演的哪吒身手不凡，武打动作干净、利落、流畅、快捷，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江南活武松

盖叫天的表演风范。

“翁国生在主演《哪吒》时既继承了盖叫天先生‘南派’武戏的特点，同时，又糅入了北

方‘京朝派’武戏的粗犷风格，展现了他别具一格的京剧短打武生的风采。在戏中，他熟练地

运用惊险的‘火尖枪’和高难技巧的‘乾坤圈’动作，例如‘哪吒’一出场便一手舞枪，一

手耍圈，不仅如此，还用脚耍圈，用枪钻圈，并且将盖派的经典动作‘鹰展翅’巧妙地运用

其中，表现了‘哪吒’的武艺高超。京剧‘天女散花’的彩绸技巧，也被‘哪吒’融合于还阳

后欢庆复生的舞蹈动作中，使‘哪吒’的肢体语汇表现得格外丰富。海底龙宫中‘哪吒’与

众虾兵蟹将的激烈交战运用的‘银锤大阵’和‘满天星’则是吸纳了传统的‘打出手’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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